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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和生活方式从未像今天这

样受到技术逻辑的全面重塑。截至 2022年年底，全

世界移动互联网用户已达 50亿人，全球人口的 60%
是智能手机用户，人们日均花费在数字媒体使用上

的时间达到 4.8小时。①在私人领域，数字媒体使用

超越信息获取与分享的单一需求，成为一种日常化

和情感性的行为模式，人类并因数字技术的丰富可

供性而永远摆脱了信息与交往匮乏的历史，整个媒

体生态在海量个性化的“另类”生产者的参与中呈现

出众声喧哗的景象。②在公共领域，我们见证了最初

作为便利工具的社交媒体服务的基础设施化进程，

平台通过与不同社会范畴建立广泛接口的方式，以

自身的规则改造传统服务模式并创造新的社会关

系，由是越来越多的公共活动都要依托平台生态施

展并受限于特定的平台文化框架，这促使我们不断

反思文化公共性在当下与科技资本主义之间难以分

割的关联。③正是在这样由技术革命所驱动的剧烈

的生态转型中，新的文化抵抗实践被孕育出来并参

与对日常生活的意义的重塑。

一、基础框架：数字媒体生态的核心特征

我们将主要由数字技术的诞生、推广、普及和建

制化所培育的媒介环境界定为数字媒体生态(digital
media ecosystem)。它核心特征是：数字媒体技术作

为“基本逻辑提供者”(the basic logic provider)为各类

文化样态的出现创造条件并设定局限，而总体社会

文化的健康与否则取决于掌握技术的人和组织在多

大程度上确保技术的“可控”。简言之，数字媒体生

态既是令当下一切媒介文化观念和实践成为可能的

基本前提，也是不断对其表现和发展进行规训的核

心约束机制。

作为一种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结构，数字媒体

生态兼具解放性和压迫性，且两者如同硬币的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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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不可分离。一方面，数字媒体高度开放性和民

主化的传播架构为个性的伸张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

大空间，甚至使个人得以拥有与现实生活完全平行

乃至截然不同的数字生活，各种类型的趣缘群体、另

类主义和亚文化因此得到繁荣发展，于总体上强化

了人类社会的参差和多元。④另一方面，数字媒体也

在不断建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的过程中塑造新的

权力结构，这种权力结构致力于宣扬早期互联网革

命所鼓吹的科技乌托邦主义神话，以知识和公共服

务的普惠之名不断将私人和公共生活数据化，力图

实现平台对人类行为、情感和关系的全面控制，并通

过将个体参与的力量转化为民粹主义的方式建立由

高科技公司所主导的新的文化政治。⑤

数字媒体生态既“多孔”(porous)又“过度延伸”

(overreaching)的复杂特征为当下文化抵抗 (cultural
resistance)行为提供了新的框架，使一种建立在个体

选择基础上的逃避主义(escapism)意识形态拥有了明

确而积极的意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即为数字极

简主义(digital minimalism)—— 一种通过降低数字媒

体使用频率与参与程度来表达对平台数据殖民的拒

斥态度，并尝试在一定程度上“重建”前数字时代有

机文化生活的媒介实践。本文即立足于数字媒体生

态的普遍性语境，分析数字极简主义作为一种抵抗

性行动方案的特征、潜能与限度，并基于文化生产的

社会结构分析对其商品化蜕变过程进行反思，从而

实现对“数字时代的文化抵抗”这一宏观议题的批判

性考察。本文期望通过这项研究为我们从技术和文

化的互动规律出发理解人在数字时代的主体性困境

做出理论贡献。

二、少即是多：数字极简主义的内涵

首先要说明的是，“极简主义”这个中文译法极

易引发误解。从西语词根来看，minimal/minimus的
释义更接近于汉语中的“减(少)”而非“简(单)”。在文

化领域，极简主义主要被用于指涉兴起于20世纪六

七十年代的一场文艺运动及其观念遗产，其要义是

通过减少对繁复美学要素(包括词汇、装饰、功能模

块等)的使用来为接受者更加积极的意义解读实践

创造空间。因此，文化上的极简主义实际上是一种

主张自觉减少形式要素以确保人的文化能动性成为

意义主要来源的审美意识形态。⑥

数字极简主义是文化意义上的极简主义在数字

媒体生态下的延伸和发展，其核心观点，如其主要倡

导者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卡尔·纽波特(Cal Newport)
所言，就是“在人与数字工具的关系问题上，‘少’往

往意味着‘多’”。⑦在数字媒体文化研究的主流观点

中，这一核心观点可以做两方面的理解：第一，从个

人福祉(personal wellbeing)的角度看，由数字媒体生

态下庞大的信息流所催生的信息过载 (information
overload)与情感极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等失序现

象，已经对人的身体和精神健康构成直接威胁，带来

了焦虑、抑郁和极端状态的蔓延，⑧从而显著影响到

人在社会中的幸福感和成就感、破坏了人与社会之

间的有机关系，因此个体应当通过有意识地减少媒

介接触或抵制特定媒介经验的方式来追求一种更加

健康和自洽的社会存在；⑨第二，从社会发展(social
development)的角度看，重复性、低质量的媒介信息和

去深度、无中心的媒介经验业已对文化进步(cultural
progress)事业构成严重的破坏，导致了机构权威衰

落、民粹主义兴起、暴力话语肆虐等深层文化危机，

昭示出传统媒介元伦理在规范层面的乏力，因此整

个社会理论都有“义务”重新发掘极简主义哲学观念

的建设性价值，用其引导数字媒体实践并探索一种

更符合理性与公共性法则的社会变迁模式。⑩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数字极简主义理解为

无差别地减少媒介使用和回避信息环境。在认识论

层面，极简主义绝非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而是一种

通过聚合有限的认知资源来追求实在意义(concrete
meanings)的辩证法——即通过“做减法”来实现对生

活经验的再中心化和再权威化。有研究者将数字极

简主义实践视为人在一个加速的媒介生态下重申自

身对节奏和控制的主导权的努力，这种努力在经验

层面体现为人有意识地建立自己获取媒介经验的认

知优先级系统——即决定哪些经验被分配更多或

更少的认知资源的标准体系——从而使自己对媒

介经验的接受状况符合自身理解外部世界的基本

认识论框架。而在关于最具代表性的数字极简主

义实践——数字戒断——的讨论中，这种观念往往

被解读为人在面对“持续连接性”的媒介环境时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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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技术神话所褫夺的“本真性”(authenticity)的重

申，以及复建“与真实生活关联的”的文化经验的尝

试。因此，将数字极简主义理解为一个有着明确意

义和价值指向的文化政治概念而不仅仅是一种应激

反应行为，对于我们准确理解其观念和行动体系有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其说“做减法”反映了数字媒

体用户的消极被动和逃避现实，不如说它揭示出了

在激烈的信息轰炸和厚重的信息茧房面前个体选择

的匮乏和个体抵抗的艰难。唯此，我们才能对数字

极简主义在观念和实践上所取得的(尽管是有限的)
成功做出公正的评判。

对数字极简主义做出严肃考察的紧迫性还体现

在数字媒体生态在当下发展阶段中所体现出的强烈

入侵性：媒介不仅被人采纳和使用，更介入人的行

为、态度和社会关系，甚至逐渐支配了人的身体。这

就使得对媒介经验的分级和消减在实质上成为捍卫

人的主体性的必然之举。如微信这样的“超级应用”

和苹果手机这样的“超级终端”不仅为用户提供多样

的信息和生活服务，更不断消解私人生活与公共生

活、家庭伦理和职场权力体系之间的界限，令人的

行为持久处于“被观察和被记录”的状态之中；其平

台亚生态则不断泛化为普遍性的社会规则体系，从

而使最初作为“另类生活空间”的互联网逐渐演变

成新的霸权结构。与此同时，在高度视听化和感

官化的平台(如YouTube、抖音)崛起后，用户的身体

也日益成为被媒介所侵占的对象，或被用来展示商

品化的生活方式，或被改造为数码零工体系下的生

产工具；媒介对身体的入侵并因主流短视频平台用

户群体的低幼化而诱发严肃的伦理争议。因此，如

何“做减法”就在理论和道德层面与如何摆脱机器逻

辑的“殖民”、重申人对自身的存在以及精神生活的

自主权的抗争联系了起来。这也是本文论述的核心

主题。

三、身份仪式：数字极简主义的全球实践

尽管数字极简主义的概念近年来持续出现在学

术文献和流行话语中，但鲜有研究对其在经验层面

的特征做出详尽的归纳，大多数评论者主要将其作

为一种网络潮流来看待。但实际上，至少在媒介文

化理论的视野中，数字极简主义业已形成三种具有

稳态的行动模式：新闻回避、数字戒断、慢传媒。

(一)新闻回避

新闻回避(news avoidance)是媒体用户作为“信息

受众”所展开的一项数字极简主义实践，它指的是受

众对新闻内容有意识以及主动的忽视、逃避或拒绝

行为。

在一般性媒介经验中，新闻作为“真相标识物”

“历史的初稿”以及公共文化档案，长期拥有崇高的

认识论地位。正因如此，日益普遍的新闻回避现象

显然是新闻业在数字媒体生态下面临的一场深刻的

存在危机，甚至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深层认识论危机

的一个表征。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发布的

《2023年度数字新闻报告》显示，全球范围内有 36%
的媒体用户日常性地回避新闻，接近历史最高值，且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一趋势会在可预见的将来出现

逆转；这一比例在英美两国尤其高，均超过 45%。

在一项关于媒体用户选择回避新闻的具体原因的调

查中，可以看出同质化信息轰炸带来的抵触情绪

(43%)、数字媒体生态对自己的精神和心理影响(36%)，
以及用户在新闻接受经验中产生的无力感(16%)发
挥了关键作用。因此，新闻回避者通过“拒绝承认”

“重建认知优先级”“自我保护”等策略来实现对自己

日常接受的新闻经验的掌控，是一种以看似消极的

方式来践行特定意图的文化抵抗行为。

新闻回避的发生和流行与数字媒体生态下日益

严重的信息过载现象密切相关。传统新闻生产机制

的衰落导致把关体系的失效和专业评判标准的消

解，制造了不同类型、品质和价值取向的信息“野蛮

生长”的景象，带来了信息失序、舆论极化和普遍性

的媒介疲乏问题，回避的文化遂“应运而生”。但与

此同时，新闻回避的日趋普遍性也揭示出数字媒体

生态的某些既存的结构性偏见：在传统新闻专业标准

式微之后，一套新的、更直接的文化资本体系成为了

支配新闻经验的基础逻辑，其通过付费墙(paywall)、
订阅制(subscription)和大量需要技术设备支持的样

态创新来为新闻用户分层，通过为“品质”和“专注

度”定价的方式区隔人群。其结果就是，那些具备相

应经济条件和数字技能的用户得以独享高品质的新

闻报道，而大量普通网民则不得不依赖平台渠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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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而低质的碎片化新闻获取关于社会的知识。正

因如此，林戴尔(Johan Lindell)和巴奇(Else Mikkelsen
Bage)才提示我们，要密切关注新闻回避现象中被忽

视的社会阶层问题：新闻回避的本质，是数字媒体生

态对文化资本的重新分配及其制造的新的不平等状

况。2023年 8月，《华盛顿邮报》的调查记者发现，

那些选择以回避新闻来抵制入侵性媒体生态的人通

常属于传统意义上的“非精英”和“无权者”(the less
privileged)，在无孔不入的碎片化信息的轰炸下，他们

只能通过“做减法”来实现对自己日常媒介经验的部

分掌控。

从很多方面看，对新闻以及新闻所代表的公共

信息环境进行极简主义处理，是个体能够以最低成

本对数字媒体生态做出的文化抵抗实践，这决定了

对“回避”的行为和心理要素的考察应当成为我们分

析数字时代个体与媒介环境之间关系的一个关键出

发点。在文化的角度，我们既要将新闻回避视为人

基于其能动性对日益恶化的信息环境做出的自觉回

应，也要看到这种看似消极的个体行动中包孕的阶

层抵抗要素——它实际上是一种最微观、最本能的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新闻回避的实践者通过有意

识地消减新闻摄入的方式，来避免新的数字文化资

本体系对自己媒介经验的“殖民”，从而追求一种更

具自主性的信息主体身份。

(二)数字戒断

数字戒断(digital detox)是媒体用户作为“技术使

用者”所开展的数字极简主义实践，是一种通过减少

或中止数字媒体服务或数字通讯工具使用以降低自

身对技术的依赖性的自律行为。

“戒断”一词的英文表述 detox，本意是“排毒”或

“脱瘾”，精确地传达了这种实践在身体和精神两个

维度上的意涵：在身体上，通过自觉与数字媒体环境

物理隔绝的方式，来减少对网络信息、舆论和流行情

绪的卷入，从而追求更好的专注度(concentration)；在
精神上，不断反思并戒除对数字工具的心理依赖，以

更具反思性的方式看待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追求某种不被“中介化”的满足感(satisfaction)。数字

戒断运动最主要的倡导者丹麦心理学家斯万德·布

林克曼(Svend Brinkmann)将其核心理念凝练为一句

吸引人的口号——JOMO(即“错失的快乐”，the joy of
missing out)。这一方面与网络成瘾者所普遍表现出

的 FOMO(“错失的恐惧”，the fear of missing out)形成

尖锐的修辞张力，另一方面也为这场运动设定了意

识形态边界——在认同环境的基本合理性的前提下

致力于对个体快感的追求。

因此，在欧美国家，数字戒断主要作为一场“精

神运动”存在，有着丰富多样的具体形式，且大多

明确表现出非对抗性。例如，数字戒断旅游(digital
detox tourism)就在近年来被欧美中产阶级广泛推

崇——这是一种主张旅游者到数字基础设施不发达

国家或地区旅游以“强制”自己实现与互联网物理隔

绝的主张——只有在断网的情况下，人们才能专注

于自己的思考以及“真正的快乐”。国际知名旅游网

站Retreat Guru根据用户评分选出了633个最适宜的

数字戒断旅游目的地，包括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

(Zanzibar)、墨西哥的某热带雨林中心、哥斯达黎加

的某个偏远省份，以及印度北部喜马拉雅山麓的小

城里希盖什(Rishikesh)等。不过，这些旅游项目大多

价格昂贵，单人 5天的旅程通常需要花费 3000美元

左右。另一个著名的数字戒断项目则是总部位于

美国纽约布鲁克林的“轻手机”(Light Phone)——这

是一款仅能接打电话和收发短信、不能使用绝大多

数媒体应用的手机，其设计和生产是通过一万多名

支持者的网络众筹实现的。厂商的宣传话语体现

出数字极简主义的精髓：“笨手机”(dumb phone，与
smartphone相对)才是“真正尊重你(的自主性)的手

机”，因为它以你的注意力为中心而从不让自己成为

注意力的中心。尽管这款手机几乎没有任何智能

化应用，但官网售价仍达到不含税299美元。

对流行的数字戒断话语的分析表明，这一“精神

运动”具有鲜明的保守性——它的主要目标在于提

升个体的幸福感以助益其追求更大世俗意义上的成

功，而非对数字媒体生态的总体性批判与抵制。事

实上，大量以数字戒断为名的社会行动都有或隐或

显的商业背景，其对参与者的精神健康、人际关系、

专注度和社会表现的影响目前仍没有定论且难以测

量。更有批评者尖锐地指出，数字戒断的本质是一

种有钱人中流行的“时尚减肥法”(fad diet)，而“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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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胆敢在大裁员的背景下……断联十天”。对

于那些必须要依靠数字平台维生的数码零工(比如

外卖骑手)而言，与生存工具“戒断”更是完全不可想

象的。

因此，尽管从形式上看，数字戒断是一种个体尝

试解除媒介依赖、追求真实感的意义生产活动，但其

实践模式却体现出典型的“中产阶级性”(middle-
classness)——在英国社会学家露易丝·阿尔彻(Louise
Archer)看来，即为一种“游弋于本真性和自命不凡之

间的妥协性姿态”。数字戒断的这种阶层局限性决

定了其践行者更倾向于在精神健康和环保主义的话

语体系中寻找合法性依据，唯此方能避免直面那些

令人不舒服的结构性问题。通过将“戒断”界定为一

种追求精神福祉和“减少碳足迹”的活动，这一运动

的倡导者在基础逻辑层面拒绝了对数字技术革命进

行结构性审视。

(三)慢传媒

所谓慢传媒(slow media)，是传统媒体从业者和

专业人士从改良媒介专业主义的立场出发，在近年

来掀起的一场数字极简主义运动，无论在媒体实践

还是传播思想领域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力。其要义

在于：通过自觉地降低媒体机构运转的效率和减少

内容生产的数量的方式，来对抗数字媒体生态的“加

速”异化，令传媒业重新成为大众“满足感、可持续性

与智慧”的来源。

三位德国媒体专业人士在其于 2010年发布的

《慢传媒宣言》(The Slow Media Manifesto)中，为这场

运动设定了14条核心原则，它们基本反映了数字极

简主义意识形态所发挥的主导性作用，包括：致力

于产出高品质内容而非追求数量、推广“单任务”

(monotasking)媒介实践并抵制碎片化的多线程媒介

参与、明确反对媒体机构对信息时效性的极端追求，

等等。从很多方面看，慢传媒都已经成为一种不容

忽视的另类媒体发展潮流，并且对主流媒体机构的

生产实践，尤其是调查性报道的复兴、非虚构写作的

兴起，以及大型协同报道项目的创立等，发挥了促进

作用。在经验层面，慢传媒运动所取得的最显著的

成效，就是相当数量“慢新闻”(slow journalism)机构的

创立与成功运营。这些新闻机构几乎完全采用数字

化的发行方式，却与一般意义上的网络出版模式背

道而驰：它们大多表现为复古的新闻杂志而非网站

或数字终端形式，往往以相当低的频率生产和发布

内容，而且几乎全部依靠订阅费生存且不刊登广

告。在内容生产上，慢新闻机构发展出了一种糅和

了传统阐释性报道和“用户友好型”网络叙事的“杂

合”(hybrid)文体，通常篇幅较长(超过 5000单词)，且
不断在传统新闻专业的客观性视角和交流性的主观

视角间灵活转换。

由英国广播公司(BBC)前记者于 2010年创办的

数字媒体《延迟满足》(Delayed Gratification)通常被视

为慢传媒运动的“旗舰机构”，其标识性特色是每年仅

发行四期，且仅刊登长篇阐释性和调查性报道，其口

号是“总是最后一个报道突发新闻”(Last to Breaking
News)。《延迟满足》依靠用户订阅费维系生存，收费

标准是每年30英镑。在北欧地区，慢传媒机构与项

目发展得最为繁荣，包括丹麦的《泽特兰》(Zetland)、
芬兰的《长剧》(Long Play)，等等。有研究表明，慢传

媒运动在北欧国家的发展及其被社会民众广泛接受

的现状，是这些国家的新闻业始终保持较高公信力

的关键原因，这揭示出数字极简主义理念与传统媒

介专业主义的结合可能产生的巨大变革潜力。在社

会变迁的进程中，慢传媒的理念可以帮助人们破除

对技术神话的迷信，并以一种更加“人类主体中心”

的方式使用媒介，因此对于文化进步事业来说往往

具有更加长远(long-term)的效应。

与新闻回避和数字戒断相比，慢传媒体现出了

更加鲜明的专业主义价值指涉色彩：其倡导者大多

拥有传统(精英)媒体从业者身份，其话语也折射出向

传统媒介建制文化偏移的怀旧倾向。慢传媒取得的

成就尽管被学术文献和传媒业内部广泛讨论，但在

整个数字媒体生态下仍只能算是实验性运动，距离

成为主流也还有极远的路程。尤其是，从经济模式

上看，慢传媒其实与坚持订阅制的那些老牌传统媒

体并没有不同之处，这表明慢传媒机构的生存方式

与其秉持的“反对时间异化”的理念之间其实没有必

然的联系——追求高品质内容和认知专注度的人仍

然可以付费阅读《纽约时报》而不是等待每三个月一

期的《延迟满足》。这就揭示出了慢传媒运动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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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相矛盾之处：其在消解了“时效性”的不可或缺性

的同时，也显著地动摇了传媒业自身在社会中的认

识论地位。

四、文化挪用：作为商品的数字极简主义

从信息接受、技术使用和媒介专业主义三个

方面的代表性实践出发，我们得以归纳出数字极

简主义作为一种抵抗性文化意识形态的三个核心

特征。第一，数字极简主义首要是一种修正性的

(reactionary)行动体系，其基本主张是对媒介经验中

“过分盈余”(excess)的部分进行直接的消减以追求一

种预想中的主体性和客观经验的平衡关系。无论对

“过多”的新闻的回避，对“过度入侵”的数字工具的

戒断，还是对“过快”的媒介生产的降速，都在某种程

度上体现出了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抵抗逻

辑。第二，数字极简主义行动方案的实施建立在特

定经济和文化资本体系之上，且这种行动无法、也无

意于反对这一体系。数字极简主义实践的这一结构

基础之所以如此牢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数字媒体

生态的高度渗透性(penetrative)特征决定的——当外

部环境的力量弥散到令人无处可逃的程度，一切抵

抗文化都只能在首先适应这种环境的基本规则的前

提下以相当有限的方式进行。第三，数字极简主义

存在理念与实践相脱离的倾向，至少在当下，在思

想领域关于极简主义哲学的探讨和实践范畴展开

的数字极简主义行动之间仅存在名义上的关联。

在大多数时候，可观察的数字极简主义文化抵抗不

过是借用了极简主义的话语资源为自身既有的价

值目标背书而已——这固然不会损伤数字极简主

义作为一种认识论的正当性，但却很容易将其在历

史中形成的复杂观念与行动体系简化为一种逃避

主义的行为艺术。上述三个核心特征在当下所产生

的直接效应，就是科技资本主义对数字极简主义的

挪用(appropriation)以及数字极简主义抵抗文化的商

品化。

至少在当下的实践之中，各种类型的数字极简

主义行动方案在本质上都是以新的媒介商品或商品

化媒介经验来实现对旧商品或旧经验的替代，且人

们所须付出的成本往往变得更高而非更低。例如，

针对愈演愈烈的新闻回避现象，英国资深媒介理论

家和媒体从业者给出的一个核心建议是鼓励提供

RSS(即信息聚合)服务的新闻产品的开发——RSS作
为数字信息传播的一项早期技术被重新重视，仅仅

因为它比平台推荐算法更加“不智能”，因此被假设

能够给予用户更大的自主权，其本质仍是坚持数字

新闻的产品化。至于数字戒断，如前文所述，在经过

了初始阶段的激进探索之后，几乎已完全成为一种

被精心包装的、用于展示中产阶级理想生活方式的

文化景观，在超出其阶层边界的群体看来与过去好

莱坞电影和电视广告所兜售的梦幻没什么分别。

例如，非营利组织“断线联盟”(Unplug Collaborative)
在全球范围内推出的著名数字戒断项目“全球断线

日”(Global Day of Unplugging)，尽管提出了诸如“让不

被技术控制的经验更有意义与更加普惠”这样的激

动人心的口号，但其行动方案只是每年选定一天在

若干大城市举行断网活动。拥有类似主张的机构和

团体在欧美国家数量众多，其运营项目也大抵相

似。但即使是这样仅具象征意义行动也很快被科技

资本主义体系所吸纳——由美国犹太非营利组织

“安息日宣言”(Sabbath Manifesto)发起的“全国断线

日”就与著名约会软件Hinge展开了深度合作，后者

在每一个“断线日”于纽约、洛杉矶、芝加哥、迈阿密

等大城市举办大型线下相亲活动，并向当天选择关

闭该软件“discover”(类似于微信的“摇一摇”)功能的

用户发出邀请，据此推广其“梦幻约会”的理念。至

于慢传媒，在媒介经济的视角下本身就是一种新的

注意力经济(attention economy)形式，各种类型的慢传

媒机构能够在短时间内兴起并实现发展，根源在于

其表现出了将用户的专注度转化为可持续收益的潜

能，这种潜能让高科技公司看到了新的传媒商业模

式并乐于投资。

数字极简主义的商品化还体现在其实践者将这

种理念塑造为一种“品位”(taste)的倾向。这一倾向

部分源自极简主义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的历史基

因，但其更主要的当代症结则在于数字极简主义倡

导者的阶层局限性，以及由这种局限性所导致的“维

系现状”(pro-establishment)的集体价值选择。数字

媒体生态因其“声色的厚度”而天然具有感官化特

征，这种特征在很多时候被数字极简主义倡导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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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身份标签加以利用，他们尝试为创新信息产

品、新媒介使用行为和各种“另类”文化创衍活动中

包孕的美学要素赋予进步性的涵义，并在此基础上

将自身的文化抵抗意图风格化和圈层化。因此，修

辞、形式、宏大叙事以及情感话语是几乎所有数字极

简主义行动所普遍采用的策略，这些策略帮助行动

者将数字极简主义装扮成一场以个体之力对抗庞大

环境的崇高而悲壮的文化战争。但实际上，对于绝

大多数参与者和旁观者来说，数字极简主义首要是

一种中产阶级精神仪式而非具有普遍性价值的进步

运动。对此，科技评论家杰弗里·塔克(Jeffrey Tucker)
的观点是非常中肯的：真正令数字极简主义成为一

种审美选择的是全球资本主义，我们之所以能够选

择拥有更精简的媒介经验是因为存在着一套无比复

杂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作为著名的自由意志主

义者(libertarian)，塔克做出这番评论显然不是为了批

评全球资本主义，但他清楚地看到了不断推动数字

极简主义的审美化转型以消解其意识形态性的支配

性力量究竟是什么。在经验领域，至少数字戒断和

慢传媒运动的参与者主体均为传统意义上的中产阶

级或专业精英，他们将数字媒体生态的入侵性效应

解释为自律能力欠佳或专业主义走偏的结果，并将

拥有复杂历史与文化层次的极简主义意识形态“还

原”为一种兼具优越感和排他性的“品位”，在根本上

还是由于他们并非“入侵的媒介”的真正受害者。在

这个意义上，数字媒体生态下的极简主义和网络民

粹主义有着极为相似的本质：两者以通过将宏大系

统问题化约为微观身份话语的方式，遮蔽数字技术

革命所制造的新的不平等结构。

五、何以燎原：数字极简主义的潜能与局限

本文尽管以数字极简主义为考察对象，但论述

的意图并不局限于数字极简主义本身，而在于触及

其观念和实践体系中所折射出的当代数字媒体生态

的一般性问题。质言之，数字技术革命之于文化进

步事业如同双刃剑：它既在更大范围推动了资源和

知识的普惠，塑造了在形式上更加扁平的社会关系

网络；也通过构筑高度智能化的媒介环境不断挤压

人参与社会进程的主体性空间，在社会心态和社会

结构层面制造了一系列深层危机。在这一语境下，

数字极简主义作为一种抵抗文化意识形态的兴起有

其历史必然性，它推动媒介行动者从个体自觉出发，

以追求精神福祉和重建文化自主权为诉求，探索对

高度琐碎、过载和入侵性的媒介生态予以修正或替

代的行动方案，并通过一些富有成效的实践，为我们

揭示出数字媒体生态既存的诸多结构性问题。然

而，数字极简主义发展受到其倡导者的阶层属性的

极大局限，其观念和实践之间始终存在关联性薄弱

的问题，其源自历史的审美基因始终制约着真正意

义上的抵抗文化的生发。因此，在全球科技资本主

义的虹吸和挪用效应下，数字极简主义加速演变成

一种被用于标榜品位的商品，或作为一种身份想象

或姿态被浪漫化，或作为一种面向未来的经济模式

被主流化，其抵抗的对象和目标反而变得更加面目

模糊。

上述判断或许有些悲观，但实际上我们还是能

够从数字极简主义的流变轨迹中看到人类主体性复

归的希望，这种希望存在于为各个阶层——普通网

络用户、中产阶级、传媒专业精英——所共享的人本

主义价值信念之中。尽管我们可以在理论层面严肃

审视数字极简主义的局限性，但事实上，愿意并勇于

“逃避”媒介环境本身，在哪怕是极为有限的时空条

件下积极获取不为技术所中介化的生活经验并坚持

从自身作为人的需求出发对这些经验做出评判，已

经是人类行为模式的重大突破。这种行为模式所承

载的以人的自主意志为中心的价值要素，在一个不

断趋向人机系统性整合的信息文明中，有着不可替

代的认识论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数字极简主义的

历史价值或许恰恰源于其象征性色彩，它的存在确

保人本主义的仪式得以在既存的媒介生态下被反复

践行。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那些更具现实干预意识

和进步文化意图的媒介传播实践，比如介入性新闻

(engaged journalism)和开源运动(open source movement)
等，其实也直接或间接地从数字极简主义认识论中

汲取了观念资源——这些实践大多主张媒介用户以

自觉的文化、情感或关系需求为基础，主动参与对媒

体生态的塑造。因此，从观念进化的视角出发，与

其将数字极简主义视为一种“完成态”的媒介抵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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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样式，不如将其看作在数字时代重建意义、信任和

权威的宏大文化议程的一个阶段或一种方法。它的

发展或许因种种结构性局限而难以实现自洽，但正

如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指出的，一

切旨在抵抗文化霸权的实践都应被视为“建设性的

意志活动”(a constructive act of the will)，它们只要形

成了某种稳定的实践机制，就会作为“历史的蓄水

池”(historical reservoir)永远地存留于媒介环境中，

成为后来那些更纯粹、也更具进步性的文化实践的

参照物。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数字媒体生态持续演化

和自我修补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断对人的自主意

志构成新的挑战。2023年 9月 23日，拥有 132年历

史的老牌报纸《西雅图时报》(The Seattle Times)刊登

了其历史上第一篇由人工智能(AI)撰写的社论。在

这篇社论中，AI机器人动情地说：新闻业要拥有人情

味，因此人类记者的角色永远不该由机器人来替

代。这一带有浓烈荒诞色彩的媒介事件精准地揭示

出数字媒体生态在智能化方向上进化的惊人速度：

AI不但可以拥有人类难以企及的理智和判断，而且

也完全可以展现出曾被认为专属于人类的同理心和

情感，而这一些都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这提醒我

们，对于数字媒体生态的观察一定要超越功能层面，

认清每一个技术发展的“关键事件”所隐喻的结构性

震荡。数字极简主义的初始行动逻辑是“消减”，这

或许是因为技术的颗粒度尚且粗疏、仍为隐遁性的

文化活动预留了充分的空间；可若有一天我们骤然

发现智能化的媒介应用已完全侵占了我们所能选择

的所有生活场景—— 一如《黑镜》的很多集所描摹的

那个世界一般——我们又将向哪回避、如何戒断

呢？再耀眼的星星之火，也无法在寸草不生的大地

上燎原。唯有时刻对技术乌托邦主义的神话投以审

慎和怀疑的目光，且坚持将全人类视为真正意义上

的命运共同体，我们才有希望再建立起一个以人为

本的信息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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